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焚 夏

你就是我的妻

内容简介

谁说好心有好报？

他不就因为好心才被晾在大街上？

哇，朝他冲过来的不正是———

那个一口气连吃六个馒头的小丫头？

她说什么？

等一下再救他，她现在没空？

好吧，他可以等她，

等到她来为止———

谁知道，等来的她，

竟然就是他的妻！



ｐａｇｅ园园员

１
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

当仲孙锦绣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他的人生已经度过

了二十六个春秋，并且拥有了一座锦绣山庄。

为什么他会意识到这一点呢？那要从不久前发生的一

件事说起。

起先，这位仲孙庄主还压根没将念头动到成亲这上

头。他的生活过得多姿多彩，每天一大堆的事一大堆的人

陪着他一块玩一块做些大快人心的事。可是，有这么一天

他发现了一件很奇怪很奇怪，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。

骑马郊游，一个人。

喝酒，也是一个人。

吵架，还是一个人。

这下子，问题严重了。他本来是有很多朋友的，什么

县太爷的公子啦，城里绸缎庄的少东家啊，甚至是常在街

头摆摊的老王六，也都是他的朋友，至交朋友，那种即使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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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世界背叛了他，他们也不会背叛他的那种朋友。

可最近不知怎么的，一个个都忽然之间凭空消失了，

好似他仲孙锦绣的生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一群人似

的。此等情况实属罕见，不得不让仲孙锦绣产生很大怀

疑。

仲孙锦绣只得去问自己的管家仲孙刚，他的管家号称

“江湖万事通，人人都不同”，他应该知道得很清楚。

“欧阳少爷最近都在干什么？”仲孙锦绣随便地理了

理衣裳，漫不经心地问。

“欧阳少爷去洛阳追未婚妻去了。”仲孙刚尽忠职

守，回答得很直接。

“呃？”仲孙锦绣从震惊中恢复过来，动了动有些僵

硬的脖子，“那么，景少爷呢？”

“景少爷六日前刚成亲，庄主还前去喝了杯喜酒。”

言下之意是那一位少爷佳人在抱，无暇他顾了。

“又成亲？”仲孙锦绣下巴掉到地上，“他不是三个

月前成过亲了？”

“是，这回是娶第九房妾室。”仲孙刚面无表情地瞥

了主子一眼，眼神之中的含意恐怕仲孙锦绣一时半会还无

法理解。

仲孙刚暗地叹息。景公子是少爷相交二载的朋友，两

年来他已经娶了六位夫人了，可他家主子连个红粉知己都

没有——— 当然，胭脂楼里那些姑娘除外——— 他这个当管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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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走出去也没面子得很，且时常要接受旁人暧昧的目光。

可恨！

“第九——— 房？”仲孙锦绣不太确定地确认，得到管

家郑重颔首后，长长地叹了一声， “半个月内别想找

他。”按照老规矩，成亲半月之内这位景仁兄会在温柔乡

里不爬出来，“那么，王老六该不会也——— ”他不抱任何

希望地问。

“快手老六？”管家仲孙刚沉吟了下，“他成亲三年

的娘子昨日找上门来了。”恐怕这会儿不是不敢出门就是

不想出门。

仲孙锦绣的眼珠子跟着下巴一块掉下。

未婚妻、成亲、娘子⋯⋯

他那些曾经扬言“朋友”最重要的朋友，怎么眨眼之

间全被一大群女人给拴住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仲孙锦绣

怎么样都无法相信这是一桩事实。

“管家，”他抬起眼有气无力地望着跟了自己快五年

的万能管家，第一次怀疑起他的消息网是否真如此精确，

“你确定他们都是让女人给缠住了？”

“是夫人，庄主的朋友是给自己的夫人缠住了。”仲

孙刚订正他的说法。女人与夫人之间的差别，很大。

看来是真的了。唉！

仲孙锦绣百思不得其解却认命地伸了个懒腰，慢慢踱

向窗口，靠在窗棂上赏起月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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朗朗星月，宛如银色圆盘。

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

何年⋯⋯”

管家仲孙刚本打算不理睬似乎遭受重重打击的主子，

无奈他竟然用他那迷人的嗓音，充满吸引力的磁性语调，

加之以忧郁哀伤惹人怜惜的眼神在吟诗诵词，那话中的哀

怨与无助让人不忍卒听。

“庄主？”

“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⋯⋯”

“庄主！”

“啊？”仲孙锦绣终于回转眸来。

把仲孙刚吓了一大跳，他脸上的表情活像一只被主子

遗弃的狗儿，眼中茫然的神色好似找不到人生的方向。

“庄主，时候尚早，你何不去胭脂楼去会一会胭脂姑

娘？”仲孙刚提议。这胭脂姑娘温柔可人，是庄主的好友

之一。

听到胭脂的名字，仲孙锦绣眼睛立时活起来，道：

“我怎么可以忘了她？”哼，那些男人有了妻子忘了朋

友，那胭脂总不会也成亲了吧，“我晚点回来！”立刻生

龙活虎地抓起搁在椅上的外衫，飞也似的冲出了书房。

仲孙刚望着主子飞奔而去的身影，微笑加无奈，他的

主子做起生意来威风八面，但私底下还是大孩子一个。他

笑着摇头拿起方才看到一半的《论语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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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了半晌，仲孙锦绣垂头丧气地回来了。

仲孙刚惊讶万分地看着他，“庄主？”

仲孙锦绣无精打采地抬起眼，一步一步走过去，猛地

坐在椅子上，仰头长叹一声。

“庄主，怎么这么快回来？胭脂姑娘不在胭脂楼？”

“别提了，”仲孙锦绣使劲一挥手，泄气地说，“追

人去了。”

“追人？”这两个字有些玄乎。

“她看上个人，然后追到京城去了。”天要亡他，在

这个城里惟一剩下的朋友都跟人跑了，他到底做了什么上

天不容的事？

这回轮到仲孙刚惊讶掉一地。很巧，非常巧，这一连

串的变故出现在庄主的身边，无不谓巧上加巧，巧到家。

“你怎么那副表情？”仲孙锦绣非常不悦地白了管家

一眼。他心情很糟糕，他的管家却是呆若木鸡。

仲孙刚一甩头，让自己冷静下来，“庄主，你觉不觉

得，事有蹊跷？”

“蹊跷？”仲孙锦绣扭过身，疑惑地看着对面的管

家。

“庄主，你今年有二十六了吧？”

“是啊，怎么？”这跟他的年纪有啥关系？管家的问

题有些突兀。

“庄主是不是也到了娶妻的年纪？”仲孙刚小心翼翼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园园远ｏｖｅ ｍｅ ｐａｇｅ

地提出这个问题。

仲孙锦绣一愣，“娶妻？”他没想过这一层，“这个

年纪跟娶不娶妻有何关系？”他一个人过得照样很好，再

说又无王法规定到二十六的年纪必须娶个妻子摆在家里。

“大有关系。”仲孙刚打算给他来上一段长长且深刻

的说教。

但早已察觉到他面上显现出正经八百样子的仲孙锦绣

立刻抬手，“停停。”他急急阻止，不想自己耳朵长茧，

“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我知道！先听我说，欧阳少爷今年二

十七，景少爷才二十，王老六是二十三⋯⋯我明白你的意

思，你是想让我娶个妻放在家里好过天天想着跑到外头

去？”

“庄主英明。”

啧，他还吾皇万岁咧。

仲孙锦绣考虑着这个可能性，“娶妻有什么好？”他

从未想过过这个问题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仲孙刚怪异地瞥了主子一眼，然后清了清喉咙，才

道：“第一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；第二，庄主必须为仲孙

家继承香火；第三，庄里有了少夫人之后就会热闹许多；

第四，庄主娶了妻后，外头种种流言蜚语就再不出现；第

五⋯⋯”他不想再被传为断袖的其中一位。

“好，我知道了。”仲孙锦绣听得皱起眉，摆摆手示

意仲孙刚不要再数下去，“娶妻是吧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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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只要庄主愿意。”

仲孙锦绣摸着下巴，望着窗外依然明亮皎洁的月色，

思考着这件事的可能性与可行性。

“好，娶就娶吧⋯⋯”他大大方方地下了结论，并且

放手让万能管家仲孙刚去准备这一系列事宜。

? ? ?

虽说这最终的决定者是他仲孙锦绣，但既然说了一切

事宜都由他那位管家准备操办，他当然乐得清闲与自在。

不过，这不代表他的时间真的多得没处花。

仲孙锦绣剥了颗花生，往上一抛，准确地以口接住。

“怎么还没来？”他有些不耐烦地嚼着香喷喷的花

生，暗暗抱怨那已经迟到半炷香时间的仲孙刚。他们说好

了，在这醉香楼由他进行第一次筛选。

筛选什么？自然是他未来的妻子人选，锦绣山庄未来

的少夫人的名单咯。

仲孙锦绣拍掉手上的碎屑，喝了口酒，百无聊赖地观

察四周。

这座醉香楼是城里头数一数二的大酒楼，在此刻午间

时分人满为患，生意兴隆得不得了。楼上楼下都坐满了，

甚至还有人在旁边等着什么时候轮到自己。这么看来，占

据了一张大桌子，却只坐了一个人的仲孙锦绣这边，实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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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人看不过去。

“我可以坐这里吗？”一道软软却清脆的声音惊到仲

孙锦绣的神志。他拉回视线，怔怔望着面前忽然出现的小

姑娘。

“嗯？”他端着酒杯的手停在半空忘了放下。呃，这

不是说眼前的小姑娘是如何的倾国倾城貌若天仙，实在是

因为仲孙锦绣一时之间脑袋还未转回到现实来。

“多谢。”小姑娘把他的疑问当成肯定回答，笑眯眯

地将手中宝剑搁在桌子上，径自替自己拿了个杯子倒了杯

水喝。

仲孙锦绣甩甩头，眨眨眼，才算瞧清楚面前的阵仗。

“小姑娘，这个位子是我的。”

小姑娘一双灿烂的眸子往上一抬，“你的？先前是你

的，可现在是我的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”

“我们什么时候说好了？”

“你方才明明已经答应让我坐了。”小姑娘无辜地眨

眼，觉得仲孙锦绣是出尔反尔，“你难道想反悔？”

“我答应了？”仲孙锦绣一愣。

“嗯。”小姑娘连连点头，“就是答应了。”她清脆

的声音很是好听。

仲孙锦绣低头想了想，竟想不起来自己有反驳的事实

和理由。罢了，反正还有两个位子，等仲孙刚来时也坐得

下。“好吧，随你坐。”他无所谓地倒了杯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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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姑娘反倒被他的爽快给蒙了一下，眨了眨粲亮的眸

子，直勾勾盯着他瞧。

“我衣裳穿反了？”仲孙锦绣道。

小姑娘抿着嘴摇头，依然看着他。

“我脸上有东西？”仲孙锦绣疑惑。

小姑娘还是摇头。

“都不是？”仲孙锦绣纳闷，“小姑娘，那你干什么

直盯着我看？”

小姑娘咧嘴一笑，露出小巧洁白可爱的牙齿， “大

叔，你是好人。”

一口酒呛到气管里，仲孙锦绣赶紧放下酒杯，小姑娘

见状，立刻递上喝了一半的茶，“大叔，你小心些。”

仲孙锦绣一仰头喝尽茶水，顺了口气，才挣扎地面对

那看似天真无邪却语出“惊”人的小姑娘，“你，你叫我

什么？”

“大叔呀。”小姑娘乖顺地说。

“大——— 大叔？”仲孙锦绣此时的表情只能用受到晴

天霹雳来形容，他张了张口，勉强找到了自己的声音，

“小姑娘，你几岁？”

“十六岁。”小姑娘乖乖报出自己的年纪。

“十——— 六？”仲孙锦绣打量一下对面看似很小年纪

的小——— 哦不，该称之为姑娘了，“你当真十六？”他不

确定地问，一个十六岁的姑娘叫他二十六岁的人为大叔？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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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出去他的面子往哪里搁才好？

“我从来不骗人。”小姑娘接过店小二送来的馒头，

拿起一个塞进嘴里，大口吃着，完全没有一点拘束。

“小⋯⋯咳，姑娘，你知道我几岁？”仲孙锦绣打算

好好地提醒提醒她。他在这个城里，好歹也混了这么些

年，与他那帮据说是朋友的朋友，从来只有人叫他小哥、

公子、大爷、庄主、少爷等等，大叔这一词还是首次听

到，觉得十分不舒服。

姑娘嘴里塞着馒头，只能发出“唔唔”声，摇头。

“我二十六，只比你大了十岁。”仲孙锦绣伸出双

手，在姑娘面前现了现，“所以，你可以叫我大哥，但不

能叫我大叔，明白吗？”最后三个字，是凑过头去说的。

姑娘慢慢将头往后仰，拿怀疑的目光盯着前头据说比

她大了只有十岁的人，“看不出来。我以为你与我爹爹差

不多年纪。”她无辜地诚实地说。

她爹爹吗？嗯？

“我有那么老吗？”仲孙锦绣苦着一张脸，真想拿镜

子照一照。他知道自己的脸比较黑，长得也不是景瑟那种

细皮嫩肉型的和欧阳那种玉树临风型的，但他好歹看起来

自有一股随性洒脱不羁的味道，怎么着也不该像她爹吧？

姑娘盯着他看了一会，忽然掩嘴轻笑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仲孙锦绣还未从苦恼中解脱出来。

姑娘再拿起一个馒头，笑眯眯说：“我开玩笑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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吐了吐舌，一口咬上馒头。

仲孙锦绣瞪大眼，难以置信方才她只是跟他开玩笑。

咦，慢着慢着，这种无伤大雅的玩笑以前跟那些损友也是

经常挂在嘴边互相对说，今儿怎么自己如此计较起来？低

笑一声，仲孙锦绣自恼地敲在额头一记，拈起一颗花生，

朝楼梯口望了望。

“你在等人吗？”姑娘好奇地问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你都朝楼梯口望了五六回啦，谁都知道的嘛。”姑

娘理所当然地说，慢慢嚼着口中馒头，两颊鼓鼓的，说话

有些不清。

“我是在等人。”仲孙锦绣承认，扫了她一眼，“你

的胃口倒真大。”已经开始朝第三只馒头进攻了，而盘里

还有三只，她不会打算将它们全部吞下腹吧？

“嘿嘿，”姑娘抿唇而笑，也不觉得不好意思，只是

以手指刮了刮脸颊， “爹说我是食量大如牛，胆子小如

鼠，脑子笨如木。”她说着，又是一口。

她胆子小么？仲孙锦绣并不这么认为。

“你在等什么人？”姑娘依然口吃不清地问。

仲孙锦绣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， “你好像很好

奇？”他并不是故意不说，只是对面前的姑娘有些好奇，

因为她的好奇。

“随便问问，你不说也没关系。”姑娘耸耸肩，无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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谓地说，快要解决掉第三只馒头，而一手已经伸向盘里。

仲孙锦绣喝酒的动作顿了顿， “你平常都吃那么

多？”

姑娘拿着第四只馒头，在仲孙锦绣与第五跟第六只馒

头之间来回瞟一眼，眯起眼笑道：“我早上没吃，爹跟厨

子吵架了。”又是一口。

饿到现在？时至午间，她倒还真耐饿。

“吵架？”仲孙锦绣随口说了两个字，并无意去探究

其原因和结果。

“嗯，吵架。”姑娘满面笑容的脸上第一次堆上愁

容，烦恼地说，“爹爹嫌厨子做的菜太咸，厨子反驳，爹

爹再反驳，厨子再反驳，反正他们两个人说来说去互相不

让，然后爹爹发火，厨子也发火，两个人互相瞪眼之后，

昨晚上厨子就拿起包袱溜了。”害得她早上没饭吃。

“溜了？”仲孙锦绣感到很奇怪，这个词怎么说呢？

“他干吗要溜？”他不自觉地接上话。

“嗯，”姑娘歪着头想了想，“我也不知道，爹爹说

是他觉得自己理亏，但我不这么认为，他一定是想让爹爹

好看。大叔——— 哦不，”她见仲孙锦绣挑起眉，忙笑着改

正， “大哥，你不知道，爹爹早上不吃饭一天都会没力

气，可是除了厨子外，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会做饭的。”

“一个都不会？”仲孙锦绣开始同情她的爹爹了。

“嗯。”姑娘点点头，“一个都不会，我娘差点把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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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烧了，管家烧饭都不放水，爹爹从来不会自己动手。”

她一个一个数过去，把家里人的厨房糗事都说了个遍。

“你呢？”仲孙锦绣想知道她的手艺怎样。

“我？”姑娘停止了伸手拿馒头的动作，“我、我没

空⋯⋯”她含糊其词，转了转眼珠，开始四处打量二楼，

“这里人真多，我差点挤不上来。”

转移话题？ “人是多，生意很好。”是欧阳家的产

业，所以他能逍遥自在地去洛阳找未婚妻去。说到这个，

他就不免想起那迟迟未露面的管家，“怎的还不到？”仲

孙锦绣不悦地朝楼下望去，街上人很多，却没见到仲孙刚

的影子。

“你等的人还没来？”她的声音轻快，煞是好听。

“是啊。”仲孙锦绣长长叹了一口气。

姑娘歪着头想了想，“是位姑娘吗？”她笑嘻嘻地盯

着仲孙锦绣看。

仲孙锦绣先是讶异地看着她，而后才露出一抹惊奇的

笑容，“你小小年纪，都在想什么？”姑娘？他等的若是

位姑娘，可就不会让她坐这里了。

“不是吗？”姑娘眼里的光芒褪了些，兴趣减少许

多，又开始嚼馒头，盘里只剩下一只了。

仲孙锦绣心里掠过一阵奇怪的感觉，再次打量面前这

位才十六岁的姑娘，“你当真只有十六岁？”虽然十六岁

的女子成亲了的是很多，但待字闺中的也是不少，可是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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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像，她不像是成了亲的，却也不像待字闺中等待出嫁

的。怎么说呢？她的声音是软软又清脆的，面孔小巧圆

润，晶莹可爱，笑起来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细缝，脸上一边

一个小酒窝，整个人瞧来只有十三四岁的年纪，性子又仿

佛很单纯直率，但脑子里想的却很奇特。

姑娘眨了眨眼，“我不骗人的。”她再次强调，正经

地说。

“可是你的想法倒是奇怪，为什么我在这里等人，你

的反应会是等一位姑娘呢？”

“我随便说说，你怎么这么认真哪？”姑娘歪着头不

解地注视他。

仲孙锦绣被她的话问倒，呆愣一下，看着她将第六只

馒头也塞进嘴里，鼓着两颊望向他。他刚才很认真吗？没

有吧？只是稍微有点不解，只是这样而已。况且，他认真

的时候很少，闲暇时他才不会将很多事都放在心上。

见到仲孙锦绣的模样，姑娘忽然吞下馒头，掩住嘴窃

笑了起来。仲孙锦绣一片茫然和无辜。

“我还是开玩笑呀，你这人好有趣哦！”她格格笑

着，盈盈笑颜展露脸上。

仲孙锦绣被她打败，摇头笑着叹息，“最近我的日子

过得不顺，脑子都不灵光了。”居然被一个才十六岁的姑

娘耍着玩。尽管她不是故意，但他的反应的确不像那个正

常的锦绣山庄的仲孙锦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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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日子不顺？有我不顺吗？我瞧你好像很自在的样

子。”吞下最后一口馒头，姑娘好奇地问。

“我——— ”仲孙锦绣正想说什么，忽然被突如其来的

一声大喝给打断了———

“裘品令！你给我滚出来！”好大一声响，几乎把人

的耳朵震掉。

坐在仲孙锦绣对面的姑娘面色立变，紧张地握起桌上

宝剑，腾地站了起来。

“裘品令？”她的名字？不错。可是，怎么有人在追

杀她吗？瞧她一副神色凝重，万分警戒的样子。

仲孙锦绣看着忽然退到一边，衡量着二楼到大街的距

离的裘品令，然后在方才那一声喝叫再次降临之时，他与

她一同扭头朝楼梯口望去。不必等，眼里立刻出现一名杀

气腾腾的女子，手握大刀，满面怒容地朝她冲过来。

“哎呀，”裘品令低叫一声，赶紧往旁边躲，“你住

手啦，这里有很多人哪。”

“我管你那么多！”女子不理睬她的话，挥舞着大刀

隔空就要砍过去。

裘品令急忙闪身躲到一旁，隔着桌子和女子对峙，

“喂，我说好了马上会还你的嘛，又不是拿了不还，你不

要整天都来追我。”她苦恼地说。

“还？你当我三岁小孩子被你哄骗？”女子压根不相

信，没好气地吼道，中气十足，“赶紧把剑交出来，否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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